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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
——第六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综述

文／本刊记者 沈 聪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中联

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和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

中心联合举行的“第六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话语权

与领导权——‘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国际学术研讨

会”于2015年10月16日至17日在京举行。中组部、

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联部等单位以及多个国

家重点高校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就如何看待话语权

与领导权、发展中国家怎样防范“颜色革命”、西方文

化霸权的危害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探讨。

“颜色革命”今昔

“‘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同属于西方和平演变

战略之下资本主义强国推行新霸权主义的基本手

段。”与会中外学者就此达成了共识。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发言提出，“颜

色革命”与文化霸权的基本理论可以追溯到 1945年
“二战”即将结束之时。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

的艾伦·杜勒斯详细勾勒即规划着用和平的办法促

使苏联的演变。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发

生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伦·杜勒斯的哥哥约翰·
杜勒斯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

念”：“如果它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

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

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第

三、四代人身上。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杜勒斯兄弟的

“和平演变”战略，针锋相对提出了“反和平演变”战

略。苏联的亡党亡国，使得美国更加笃信其和平演变

的“魅力”。为了尽快消化吸收冷战结束的成果，美国

把对苏联和平演变的经验运用到了中亚、东欧之中。

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在发言中介绍了“颜色革

命”的由来。20世纪末 21世纪初，中亚、中东、北非

以及独联体国家接连发生了旨在推翻现政权的“颜

色革命”。如 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2004年

乌克兰“橙色革命”、2005年的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

香革命”、伊拉克的“紫色革命”、黎巴嫩的“香柏革

命”，2011年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及其所引发的

“阿拉伯之春”，2014年乌克兰的“二次颜色革命”等

等。这些公众抗议都采用了一种颜色或花朵作为一

种标识来辨认他们的支持者并代表运动的特征，故

称“颜色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认为，“颜色革命”

的一个重要目标指向，既是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

国家的资本垄断利益所在的国家与地区，同时又是

反对西方资本强权政治的国家与地区。“颜色革命”

套着“文化霸权”，打着“合法”的旗号，对这些国家进

行违法颠覆活动，旨在改变现政权，但并不改变其原

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

旗”，企图培植一个亲西方、亲美国的政府，谈不上真

正意义上的革命。“颜色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指

向，就是搞垮社会主义国家。当今，和平演变与“颜

色革命”是资本主义搞垮社会主义国家的“两把

刀”。和平演变是社会性质的转变,“颜色革命”是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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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力的更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

则往往是“双管齐下”，苏东剧变就是明显例证。

“颜色革命”之实质与表现形式

在已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不

因追随西方意识形态而付出惨痛代价。

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张国祚

提出，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既没给人民带来民主，

也没给人民带来利益，只带来了政治动乱；吉尔吉斯

斯坦“郁金香革命”引发的是导致上千人伤亡的骚

乱；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延续下来是民族矛盾激化、

国家分裂、武装冲突、人民流血。香港的“占中”，台

湾的“太阳花”、“反课纲”都是所谓“颜色革命”的雏

形，虽然翻不了天，但确是个警钟，我们必须警惕。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所谓多元多样、形形

色色的社会思潮和舆论动态只是现象，从本质来说，

当今时代主要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元’的

对峙。两种力量、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较量必然反

映在意识形态领域。”王伟光在会上表示，现在，美国

的软战争有三种形式：意识形态战、规制战和金融

战。美国一是通过全球不平等的经济规制持久地盘

剥世界各国；二是通过主要是以网络为载体的意识

形态搞乱人们的思想；三是通过制造金融风暴搞乱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然后利用所谓的民意掀起

“街头政治”，进行所谓的“颜色革命”，进而颠覆一个

国家的政权甚至改变这个国家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

在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看来，“颜色革命”

是一种纳粹行为。老挝国家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坎蓬·
本纳德认为，“颜色革命”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打

倒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为推翻特定目标国家中

反对其利益的政治体制所采用的危险的反动策略。

张全景指出，“颜色革命”往往假民主之名以行，

以给人民更多自由相许，但革命结果却是人民希望

得到的幸福生活并没有实现，民主自由也成为泡

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法国大革命时

期，罗兰夫人临刑前留下的这句名言，对于“颜色革

命”的结果来说是非常形象的。“颜色革命”与西方的

文化霸权给中亚、独联体、中东、北非等地区带来的

不是自由、民主和人权，而是战乱、动荡和暴力频发。

文化霸权主义视野下的“颜色革命”

文化霸权主义是霸权主义的新形态和重要组成

部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文化领域的突出反

映，也是帝国主义采取的新战略和新统治方式。

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科扬看来，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文化当作谋求世界霸权的重要

工具，不断提升文化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对外

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侵蚀和损害着第三

世界国家的文化安全。郑科扬认为，文化霸权主义为

“颜色革命”的发生打下了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美国

的文化霸权主义以各种形式输出其政治经济价值观

念，影响他国政治经济发展，造成恶果最为严重的就

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学说。新

自由主义学说严重干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

的努力，在发展中国家引发了经济危机和种种严重的

社会问题。在政治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全盘照搬西方

的政治体制，结果造成政局时常动荡，政治危机频发，

这就为“颜色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动荡的社会基础。

王伟光强调，为了“西化”和“分化”中国，西方国

家不断在制造和变换手段。近几年来，在对付中国

的文化手段上，又提出“四化”新政策，即淡化、丑化、

腐化、溶化。“淡化”是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放弃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丑化”是要全力抹黑

中国共产党、抹黑社会主义制度;“腐化”是让中国共

产党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中腐败变质;“溶化”是让马

列主义在多元文化冲击下丧失其指导思想地位。

应对警惕和预防“颜色革命”

在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下，我国发生“颜色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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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的经验，也有需要反思的教

训。通过教训的总结和反思，能更好地促进对人民

主体认同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引导人民更加坚定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追求社会主义认同的人民主体思想自觉，要求

以人民主体认同为起点，把人民的社会实践生活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以

人民主体认同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

内在机理和创新路径。努力将宏观考察与微观透视

的对策研究相结合，针对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新变

化新期待新趋势，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

的最佳切入点、对接点，深刻分析面临的思想障碍和

方法误区，展开理论反思，探究应对方案，从而实现

理论研究和对策分析的融通。要充分注意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中人民主体地位的作用和发

挥，理论提炼人民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规

律，科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回应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权益需求的系统理论，从以人为本、

以民为本、实现以人民为创作中心的高度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的学理阐释展开深度自我检省

和理论反思，特别是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

教育的文体自觉和问题意识自觉，坚守人民主体立

场，实现材料、方法、立场的完美统一，实现问题的政

治高度、现实热度、思想深度、历史厚度的辩证统一。

(作者单位: 北方工业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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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危险是客观存在的。“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

无主义”、“建立和维护更加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

秩序”等，中外学者从多角度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教授提出，在新的历史

时期，各种错误思潮蜂拥而至，不断发酵，互相配合，

制造意识形态攻势，其目的和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一

是企图把我们的改革引导到西化、私有化的方向上

去，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二是通过各种的蛊

惑、造谣和任意夸大我们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搞

乱人们的思想，动摇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摧毁共

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三是他们通过各种活动，培

植、集结和形成针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

对派，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结成里应外合的第五

纵队。这是国内外反共势力企图在中国引爆“颜色

革命”所需的社会环境。

王伟光提出，在现代世界格局中，西方社会科学

和文化产业仍然处在话语霸权地位，这与世界经济

格局、政治格局密切相关，与资本主义经济霸权、政

治霸权密切相关，与资本主义仍处于强势、社会主义

处于弱势的力量对比密切相关。唱响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它与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力量、两条道路、两种前途

的强弱对比、此消彼长和反复较量息息相联。

郑科扬认为，我们必须坚持理论自觉和理论自

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增强学术话语体系创新意

识，运用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阐述

中国学术、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及其

中国式的话语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认为，预防“颜色革

命”，从正面来说，就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

是一个涉及各方面工作的系统工程。首先，要加强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其次，

在组织上必须使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

者手里。第三，必须巩固和加强党的阶级基础。在

社会主义国家里，所谓“颜色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激

烈的阶级斗争，胜负取决于阶级力量对比。我们不

怕有人反对，只怕没有人坚定地支持，也就是说执政

党没有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这是最危险

的。第四，必须巩固和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增强

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上接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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